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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该充电了，林兴在脑子里做起了“算术题”。平
时，他住在浙江省温州市市区，这两天回到老家泰顺
县雅阳镇看望父母。老家的房子没有院子，也没有固
定车位，装不了私人充电桩，给车充电由此成了难题。

“县里有充电站，但我从镇上去县里要跑近60公
里，没开到那里车就得趴窝；省道上有快速充电桩，但
距离近的也在十几公里外，来回跑20来公里，就为了
充一个多小时的电，总有种白充了的感觉……”林兴
决定放弃以上两个选项，把目光投向镇上仅有的几个
交流充电桩。但这种充电桩俗称“慢充桩”，林兴算了
下，至少要七八个小时才能给车充满电。“只能把车开
过去充一晚，第二天再开回来了。”但他在地图上一
查，发现这个方案也不算省事：车在充电，人得回家，
来回还没法靠步行，他得拜托朋友接送自己。

“以后但凡出远门，我肯定只开油车。”吃一堑长
一智，林兴更加理解为什么镇上和村里的一些朋友不
愿买新能源车了。可他又不甘心地想：这两年眼看市
里充电桩多了起来，未来在乡村充电会不会也越来越
方便？

但这个未来多久能来？作为我国超2000万辆新
能源车保有量背后的一名普通消费者，林兴并不清
楚，他只是希望越快越好！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在浙江省杭州市，杜国伟的手里倒是握着一张
时间表：到2025年，浙江乡村地区将累计建成不少于
9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不少于 2万个，全省
车桩比达到 1.5:1，这意味着平均每三辆新能源车能
有两个充电桩。

杜国伟所在的浙江省能源局电力处，负责全省充
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项数据来自他参与制定的《浙
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 促进新能源
汽车下乡行动方案（2023-2025年）》。该方案于去年7
月17日出台，可被视为浙江省对去年5月17日国家发
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
意见》和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响应。

“其实去年 4月份，省领导就给发改委布置了相
关工作，要求对浙江省乡村地区充电桩建设运营情
况进行全面摸底。我们发了上万份调查问卷，联合
交通运输、住建、农业农村等相关厅局，面向各市县
政府、充电桩企业、新能源车企开了三场座谈会，就
是为了了解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杜国伟说。

调研之后，浙江省发改委发现，截至2022年底，浙
江全省共建成公共充电桩近8.4万个，其中乡村公共
充电桩占比极低，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平均利用率只
有1%-1.5%，而经杜国伟他们计算，充电桩要想盈利，
利用率需达到8%以上。在座谈会上，一些新能源车企
和充电桩企业代表更是直接面露难色。“乡村地区这
么差的利用率，你说让我们去投资，我们收不回成本，
也很为难。”有代表说。

当前，我国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超过
40%，但是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还不足 2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换电分会、中国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副秘书长仝宗旗表示，农村新能
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
的主要增量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等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
力的释放。在谈及乡村充电基础设施是否完备对新
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时，奇瑞绿
能总经理秦伟说：“应该占到了70%-80%。”

但问题是，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源车保有
量有限，另一头是乡村充电设施市场同样规模有限
时，该靠谁去撬动谁？

“这其实就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
国伟解释道：“简单来说，就是乡村新能源车少，在乡
村安充电桩赚不了钱。但一旦车多了，充电桩自然会
建起来；同样，要是桩多了，车自然也会多起来。”

从这一角度来看，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意见：加
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
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按照科学布局、适度超
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构建高
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
充电网络……释放的信号正是先把乡村地区的充电
桩建起来。

可以说，有没有“桩等车”的信念，是充电桩下乡
要过的第一道关。

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它决定了大家在政策上敢定
多大的目标，愿意拿出多有力的举措，能提供多系统
细致的指导。毕竟，如果单纯只是为了在纸面上完成

“充电桩‘乡乡全覆盖’”，每个乡（镇）象征性地立一根
公共充电桩就行，但那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于整根链条上的相关方来说，它则意味着，有
多少人愿意在一件短期大概率看不到回报的事上掏
口袋、出力气、下功夫、动脑筋。

而一旦下定了决心，所有人必须首先弄清楚一
个问题：在乡村地区，哪里需要充电桩？需要多少充
电桩？

为什么车找不到桩？桩等不到车？

在国家层面还没有提出“充电桩下乡”之前，浙
江智充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秦继光已经带着自
家公司生产的充电桩“下乡”近3年了。

“做商业肯定需要提前布局，等所有的友商都发
现了农村是个很好的市场，我们再来布局，那时候就
迟了嘛！”秦继光坦率地说。

“新能源车在城市能够发展起来，在农村未来肯
定也有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农村市场肯定是可以做
的，只是什么时间做的问题。”他告诉记者，这个时间
点出现在 2021年 3月份，他们在分析城市充电桩充

电数据时发现，快速增加的充电量中，有农村新能源
车和频繁往返于城乡的网约新能源车的贡献。

“我们想，在他们经过的主要道路或者中心村，
这些地方可能是有一些充电需求的，所以我们就在
这些地方尝试建设了一两个场站。”让秦继光高兴的
是，试验场站的充电量完全能够覆盖成本，所以决定
进一步建设新的场站。

但这次，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在湖州市长兴县长岗村距离高速公路收费站 5

公里左右的地方，他们投建的2台双枪直流设备和2
台交流设备的平均利用率为 9.4%，平均月利润达到
4800元；而在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新庄村党群服务
中心投建的1台直流和1台交流设备，平均利用率仅
为1.04%。

累积的失败案例让秦继光意识到，自己对农村
市场理解得还是不够全面。

“比如说像新庄村，我们评估时只注意到人口数
量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来投建了。但实际上，这个地
方老年人口占比多，外来人口和青年人都比较少，加
之距离主路较远，建成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人来充
电。”秦继光说。

不建桩、桩建少了，就满足不了充电需求；桩建
错了、建多了，桩等不到车，又会造成损失和资源浪
费。国家提倡在建充电基础设施时“科学布局、适度
超前”，这里面的平衡最后都要落在科学选址上。

如今，秦继光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选址方案：“村
庄人口在五六千人以上就可以考虑，但这只是其中一
个因素。还要看其不同年龄段人口比例、距离主城区
距离、是否靠近交通主干道、新能源车保有量等。”

在像秦继光这样的社会运营商前两年只能单打
独斗、靠“实战”积累对农村充电桩需求的理解时，杜
国伟所在的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专班，去年索性
为全省乡村充电桩拿出了带点位的规划方案，细致到
规划中所有新增充电桩都有具体的坐标点，每个镇、
每个村分别建多少，全是“量身定制”。

“我们认为在人流、车流比较密集的中心村、中
心镇，要集中建设；针对旅游景区，或者是每个镇的
文化礼堂，要按比例去建设；一些乡镇地区的超市、
商场，也要集中建设；对于国（省）道沿线，也有一定
的需求。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车流密集度、人流
密集度来考虑乡村地区的布点。比如一个村子有
10家以上民宿，我们就建议你去布一个快充桩。而
特别偏远的山区，我们觉得初期没有布局的必要。”
杜国伟说。

为了保障布点更科学、更合理，在充电桩选址过
程中，浙江省还聘请中国联通通过自研的5X多因子
空间选址模型进行选址推荐。杜国伟介绍道：“依托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模型会结合车流、人流和是
否是餐馆、超市、停车场站等因素，按照网格进行布

点排名推荐。”
去年收到这份行动方案时，杭州市建管中心新

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处处长王宇波感到思路
一下子清晰了。“因为布点规划很清晰，对不同的应
用场景有明确的数量配置指导，我们干活就很好
干。”他说。

在杜国伟看来，政府的规划布局就是要重点体现
超前性和前瞻性。他认为：“在已经具备盈利空间的
城市市场，市场的优胜劣汰自然能保证资源配置的合
理性，政府不需要过多干涉；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基
础相对薄弱的乡村地区，如果不通过牵引性政策引导
市场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超前布点，那乡村地区的新
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将会大大滞后于城市地区。”

只是，解决了“选址难”后，充电桩下乡依然要克
服许多难关。

一根桩的进村路

去年 8 月 15 日，当坐落在东海离岛上的渔村
——鹿西乡东臼村，也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充电桩后，
温州市洞头区宣布该区65个行政村实现公共充电桩
全覆盖，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村村
通”的县域。

当前，国家要求的还只是“乡乡通”，“村村通”会
不会太超前？洞头区相关负责人说，作为全国 14个
海岛区（县）之一，我们有我们的需求。

很多人在否定乡村地区需要建公共充电桩时，
常用的说法是，村里一般家家户户都有庭院，村民在
自己家中安根慢充桩就够用了。但如果你来到洞头
区乡村地区，看到这些海岛上村民的房子是如何层
层叠叠依山而建的，你就会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说
在中国，各地与各地、各村与各村，都有各自要面对
的现实。

在洞头区垅头村，村民陈胜男前两年购买新能
源车后，就苦于没地方安装随车子配备的充电桩，最
后还是村委会帮她在村里公厕边上找了个位置。洞
头区乡村近年来火热的旅游业，也让充电桩的供需
矛盾日益凸显。沙角村党支部副书记曾国柱说，此
前，在村里找不着充电桩的游客都打听到村委会来
了。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说，去年 8月 1日，村
里来了差不多一万游客，要满足游客需求的话，10台
充电桩都不够。

从缺乏充电桩到实现“村村通”，洞头区只用了40
多天的时间。如果单纯依靠企业建设，步伐估计不会
这么快。据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洞头区充
电桩“村村通”由温州市洞头国有资源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与国网（温州）新能源科技公司合作共建。

“当前许多市场主体会更倾向于在县城商圈、大
型社区布点，对于偏远村居，考虑到建设运营成本和
难度，他们的兴趣不大。所以，我们先鼓励国企来承
担社会责任，保障基础需求。”洞头区发改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有了建桩的人，还需要拿到建桩的地，并与电网
连通。

某充电桩头部企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就曾表示，一些地方存在“挟地自重”的情况，以土
地资源审批为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
厂，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不菲。

而如果乡村地区电网基础不好，进行电力增容，
则会大幅增加建设成本。

国网洞头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张正乐表示，洞
头区之所以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充电桩“村村通”，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庄电力基础很好，新建充
电桩可以直接接入现有电网。

“电等桩，桩等车。”杜国伟说：“正是考虑到电网
配套的重要性，浙江已出台《服务新能源汽车下乡电
力先行行动工作方案》，2023至 2025年，每年全省农
村配网投资不低于 100亿元，适度超前预留高压、大
功率充电保障能力。同时，将充电桩报装服务，纳入
电力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在用地上，一些人或许会认为，相比于私企，像
国网供电公司这样的国企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但张
正乐透露，“我们也需要给村里做工作，希望他们能
从长远考虑。”目前看来，洞头区“村村通”工程中，新
建充电桩多优先架设在各村已有的停车场车位旁，
而不是另外申请用地。

杜国伟指出：“浙江大大小小的运营商有1200多
个，在用地问题上，你说我搞不定，可能人家有搞得
定的。我们觉得村集体跟运营商合作的模式是可以
鼓励的。”

垅头村党支部书记陈钦宾则坦言：“一些充电桩
企业跟我联系过，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场地也有
限。如果我们有地给他们，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做，不
用跟他们合作。”

对于充电桩进村，来自村民的质疑并不只有“占
地”这一点。

去年，在杭州市萧山区推进充电桩下乡“四镇五
村”试点工作时，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综
合能源项目工作人员王思斌常跟村民打交道。

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光储充一体化充电
站点，以新能源车棚光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
为特色，科技感满满。但建设之初，正是这些光伏板
让一些村民感到很疑惑，他们问：“为什么要建这么多
光伏板？光伏板以后会不会有反光，造成光污染？”

王思斌向他们解释，光伏板是用来吸收光的，而
不是反射光的。

在另一些村民那里，这些光伏板又在王思斌回应
质疑时派上了用场。有村民问他：“你们建充电桩，用
了我们村里的电，那我家里的灯是不是会暗一些？”

“所以我们需要建这些光伏发电板。”王思斌解
释道：“光储充一体化能对电网起到保护作用，相当
于我用光伏的电来给车子充电，那我对电网的冲击
就会更小一些。”

而最有说服力的，还得是充电桩投入使用后，给
村庄和村民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

横一村梅里云居民宿的老板本来不同意村里在
他家的停车位建设充电桩站点，理由是担心影响来
住宿的客人停车。但近半年来，他看到开新能源车
来乡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很多客人问我们村
里有没有充电桩，我们说家门口就有，客人马上下单
预定。”那一刻，充电桩在他的心里“过关”了。

要“活桩”，不要“死桩”

一个桩“活”着，但它已经“死”了——这形容的
是充电桩“建而不运”的情况。

如果说选址正确与否是一根充电桩能否“存活”
的基础，运营维护则是保证它能否活下去的关键。
在南方某地，记者就看到一处充电站内，两台外观完
好的快充桩处于不能使用的熄灯状态。

相比于城区，运营维护乡村地区的充电桩，难度
在于点位分散，人力、时间成本较高。

在萧山区，“四镇五村”充电桩站点的运营维护工
作由浙江中新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充电班运维班
长单达负责。每半个月左右，他会带领工作人员来巡
查一次，碰上节假日或寒潮之前，还会增加巡查次
数。5村16个点，需要花费1-2天时间。

“我在梅林村这边给汽车充电，你们这个充电枪
怎么锁住了？”前段时间，单达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
他说：“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在接到电话一个小时
内，到现场为用户处理问题。”

运营方也在积极探索一些适应乡村市场且性价
比高的运营方式。王思斌说：“平常会请村里面帮我
们注意一下设备的维护情况。”秦继光的浙江智充电
力还在通过大数据平台远程处理的基础上，探索出
跟常用车主合作的运营维护模式。他说：“我们会远
程指导他们帮忙处理一些小故障。他们得到一定优
惠，我们也节省了人工、交通等各种成本。”

而为了避免充电桩“建而不运”，浙江已上线浙
江省充电基础设施治理和监管服务平台，并提出了

“找桩快、费用省、服务优”的“快省优”评价指标体
系，对运营商和场站进行系统性评价。

“我们最新的要求是所有新建的桩，要先签承诺
书，保障三年运营维护，才给你发补贴。”杜国伟解
释，“我们会从各个维度判定运营维护服务是否优
质。比如，如果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低、坏桩率高，
说明质量不行；如果桩发生故障，平台会给运营商派
发工单，通知维修。如果运营商长期不响应，那么他
们就会被打上不合格运营商的标签。”

将运营情况与补贴绑定的做法，也是浙江省做
大农村市场规模的方式。据杜国伟介绍，未来浙江
省计划将补贴分为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两种，建设
补贴用于补贴初始建设成本，运营补贴根据电量和
充电桩的利用率，对补贴水平进行分档。

“我们是翻倍补的。”王宇波说：“在杭州，城区充
电桩每千瓦最高补200元，同类项目农村则翻一番，每
千瓦补不超过400元。大家可能会因为补贴标准高而
更愿意去农村建设，都撒胡椒面就没有意义了。”

也有人向杜国伟和王宇波提出，为什么不能把
整个地区都打包给一家运营商来做，这样岂不是更
好管理？

秦继光也表示，希望地方能给予企业较长年限的
独家经营权。“因为前期的投入起到了培育市场的作
用。如果能看到‘先行者’的付出，后期适当地给一些
回报，我觉得这样更加公平。”他说。

事实上，目前，海南省采取的就是充换电基础设施
“统一布局、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的模式。

“这也是我们国家在尝试的两种不同路线，哪种
方式更好一点，现在仍在摸索中。”中国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综合部主任李康说。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这种统建统运的方式，它的
好处是好管理，但坏处是，你现在可能不赚钱，但过
两年如果赚钱了，统一运营就好像只让一家赚钱。”
杜国伟说：“我们相信只要有好的科学规划和政策引
导，靠市场的力量是能把它建起来的。”

“政府可以撮合，但是千万不要去指定。”他补充
道：“有些地方你如果确实要采用统建统运的方式，
你就要找实力强的运营商，要‘肥瘦搭配’，效益好坏
的点位都得做。”

而说到底，充电桩下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
归结为一个——盈利。

按照杜国伟手里的时间表，浙江的目标本来是
到 2025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不少于 2万个公共充
电桩。据他透露，这个目标是以往年新能源车保有
量、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的增速为基础，综合考虑未
来增速决定的。但最近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11月底，浙江全省已累计建成乡村公共桩3.6
万根，2023年新建乡村公共桩 1.7万根，提前完成了
目标。

“说明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渗透后，企业是愿
意大量地去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杜国伟分析。

这个意愿有多强？
只要 180块钱，秦继光说，一根交流充电桩一个

月只要能有这个数字的利润，他就认为可以去投资
建设；4-5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投资回报周期。去
年开始，这位民营企业家带着在浙江的经验，到江
苏、江西、湖南等省份，准备进行乡村地区充电桩的
投资建设。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遇到一两次失败，也没有
关系。我们投资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看到这里有
充电桩而想到，我是不是可以买一台新能源车了？”
秦继光说。

“你觉得桩最后能等来车吗？”记者问秦继光，
“可以！”他没有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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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

空间广阔，未来将成为我

国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增量

市场，但农村地区公共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

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新能

源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

当杠杆的一头是乡村新能

源车保有量有限，另一头

是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市场

同样规模有限时，该靠谁

去撬动谁？

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游客中心充电桩站点，村民赵伟明
正在给车充电。他说比起家里来，这里充电更快而且停车更方便。

出租车司机苏彩棍送客到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垅头村后，惊喜地发现这里居然也有充电桩，而且充电费只要将近每度0.7元。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横一村临里驿充电桩站点的新能源车棚光
伏+分布式储能+新能源充电桩。


